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囚鸟 番外 报复

《<囚鸟>番外—报复》by:睿嘉(Athena)

程鸿业被嘉颜冤枉了，因为以往有过的很多劣迹，使得他白口莫辩。在被冤枉期间，被嘉颜冷淡，被嘉颜怒骂，被嘉颜OO××，而且还OO××了很多次，一直××到了有那么几天，程鸿业的屁股一坐到了凳子上，就不得不呲牙咧嘴的。

最后，这一切都是一个误会，是巧合误会加上嘉颜的不信任造成的。

在误会被解开的时候，程鸿业是非常有风度，有深度，有气度的原谅了嘉颜，不但没有深究他在此期间对他的不公平，不信任，不心疼，也没有就那段狂暴的OO××予以反击。

一切都很平静，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那样的风波，一切都很自然，自然得就连内敛的嘉颜也有些受不了。

“好吧，你直说吧，你到底准备怎样？这些天来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心理憋着一股劲，你到底想怎样你直说吧，不要憋得你我都不好过！”

第一个星期，嘉颜是愧疚的，第二个星期，嘉颜是满怀感激的，第三个星期，嘉颜是感觉苗头不对的，到了第四个星期，忍无可忍的嘉颜，终于决定把这个问题撕开来说了。

“憋着一股劲？哪有？我没劲，什么劲都没有！”

昏，这像是没劲的表态吗？

当然了，一向是高人一等，俯瞰整个集团几千个人，在商场上无往不利，个性刚毅的程鸿业，哪里曾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啊，而且还被冤枉折腾了这么些时候，他怎么可能真的咽得下这口气，就算当时是咽下了，或者说，还很欣喜终于洗脱了冤情，但是过了这些时候，回味过来，真是要多憋气就有多憋气，要多窝火就有多窝火，其窝火的对象，当然首当其冲的，就是眼前的这个一点都不信任他的爱人了。

“我没有憋劲，也没空憋劲，我每天都很忙！特别是我稳稳的坐到椅子上的时候，更是一点空都没有！”

说着，程鸿业还故意挪了挪屁股，以显示他现在坐起来有多么的自在。而他几年难遇的孩子气表现，顿时就让嘉颜喷笑出来。

“我知道，我前段日子对你不好，让你的下面受苦了。”何止受苦啊，每天都要对他OO××，而且还是粗暴的OO××，OO××得他，那几天只要一沾着凳子，就浑身紧绷，那个疼啊，“你现在怎么也放不下这口气我也能理解。但是我实在是受够了你现在的样子，有什么不满就说出来啊，又说不怪我，一天到晚不是拉着张脸，就是斜着眼睛看我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什么拉着张脸？什么斜着眼睛看你？”

正说着呢，程鸿业就侧过了头，用四十五度角的斜眼恨恨的瞪了嘉颜一下。

“我只是之前不方便太大动作，所以习惯了小范围运动。”

昏，这还不是在闹别扭是什么啊！

被堵得一愣的嘉颜，是哭笑不得呆在了那里，而那个斜着眼睛看人的程鸿业呢，似乎也是气往上涌，脸上的愤恨之情，已经溢于言表了。

看来双方似乎都已经忍耐到了极点，不想再憋下去了呀。

“好吧，那你说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甘心，只要你说，我都答应你！”

“哦，那可是你说的哦，那好，那我要报复！”

“唉？！”

“哼，肯不肯随你。”

果然，这个家伙果然是憋气到了不行啊，居然连这么幼稚的话也说了出来了。

嘉颜本来说随他怎样，也只是激一激他说的气话，谁知道他真能说出要报复的话来，心里一酸，嘉颜这边也较上劲来。

“好啊，报复是吧，你想怎么报复？”

事情刚刚平息的时候，如果程鸿业发发脾气，责难责难他，嘉颜或许还可以理解，偏偏的，那个时候温柔体贴，什么都不怪罪，每日里还和他恩爱如常，出双入对的，让嘉颜在心里愧疚了一次又一次，感激了一次又一次，正暗自发誓，从今往后，只信任程鸿业的时候，谁知道这个家伙，在最近的两个星期里，忽然又要和他计较起来了。不但那些甜言蜜语不见了，体贴的肢体语言不见了，就连程鸿业这个色鬼最最喜欢的情事，居然也没有了！

是的，从两个星期前开始变少的情事，在一个星期前已经完全没有了，这个精力旺盛，几乎每天都要的男人，竟然连着一个星期都没有要求过，这么明显的反差，嘉颜当然是能感觉出来的了。

好啊，要报复是吧，他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为了这份感情，他曾经吃过那么多的苦，就因为这次的误会，他竟然能说出要报复的话来，这让嘉颜怎么不感伤到了无以复加。

“你说吧，要我怎么做？”

“那好，那你先把衣服脱光了。”

果然如此，这个家伙，果然一直一直记恨的，就是被他OO××了那么些天，看着程鸿业的精神明显为之一振，眼中精光闪烁，还非常从容地搁起了腿，支着下巴，嘉颜也不多说，转身锁上了房门，扳着脸，一件件的把衣服脱了下来。

“那现在呢。”

虽然已经过了青春年少，但是嘉颜独特的敏锐神经，造就了他的肤质还如同少年般的紧窒和细嫩。

再加上一直一直都紧张着他的身体，食补和运动，一直都是程鸿业第一会督促他的事，他的身材，也保持得非常完美，完全没有中年发福的迹象。

都老夫老妻的了，嘉颜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，脱了个精光，他就大大方方的站到了程鸿业的身前。

这些年来，别的不说，程鸿业对他有多好，对他有多紧张，嘉颜却是再清楚不过的了，就只是得罪了那么几天，程鸿业就会使用什么暴力手段来报复他，在起初的恼火之后，慢慢平静下来的嘉颜，到是觉得一点都不相信。

“过来，过来趴在桌子上。”

要说嘉颜能够想到的，程鸿业会采用的最最可能的报复手段，大概就是狠狠地和他做一场，或者想从他的嘴里听到什么特殊的话了。

为什么是特殊的话呢，如果是冤枉了他，道歉的话，在事件水落石出的那会儿，嘉颜就已经说了很多了，直到今天还耿耿于怀的话，看来是有什么很为难的目的了。

看程鸿业拍了拍桌子，示意他在他面前趴下，嘉颜不由得有些脸红。

要么是程鸿业帮他脱的，要么是两个人一起脱的，总之激情四溢的在办公室里大战一回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早就是司空见惯的事了，但是象今天这样，以惩罚的名义，独自裸露身体，还要去趴在男人身前，让对方窥视私处，却是好多年，不对，十几年来都没有过的。

想通了之前的一切，心里也就没什么好憋气的了，没什么好憋气的，被着羞耻的命令一迫，已经一个星期都没有发泄过的身体，反而以无法想象的速度燃烧起来了。

为了掩饰开始充血的下体，嘉颜故意沿着桌子绕了过去，只是在经过程鸿业身前的那一刹那，不会放过他的男人，还是故意出指弹了他一下。

“呜。。。。。。”

更加脸红的，想捂一下自己的下体，却看到程鸿业比划了一下手指，兴致勃勃的示意他快点趴下呢。

这人真是的，要做的话，直接说一声就好，何苦绕了一个星期。

扭过了头，按照男人的指示趴了下来。

“把那里扒开，我好像很久没看到你自己扒了。”

就知道这人所谓的报复，无非是想玩点新的花样，不过说到那个“好久没自己扒了”，嘉颜不由得就想起了很久以前，自己淫荡的讨好程鸿业的画面。

那段委屈的，痛苦的日子已经几乎全部淡忘了，回忆起来，心酸早就不复存在，只留下了那一段段旖旎的画面，令人经不住一阵阵悸动。

忍耐着股间一下下的胀痛，用胸部承受着身体的重量，伸出两手的嘉颜，轻轻的掰开了自己的臀瓣。

“居然已经是玫瑰色了，我明明记得以前是粉红色的啊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淫荡了？”

昏！

“淫荡的身体，应该好好惩罚！”

程鸿业在那里自说自话，嘉颜也不搭话，由着他调笑了一会儿，抽屉拉开又关上，不多一会，一根冰凉的手指，就从他正越来越热的洞穴口插了进来。

“嗯。。。。。。”

多年来，早就习惯了插射，也一直享受着插射乐趣的嘉颜，对于这种刺激，也早已习以为常。

非但没觉得有丝毫的难受，他还立刻就放松了身体，等待着更加强烈的拓展。

“沾了些油，好像更加红艳了，来，再扒开一点，最好把洞口也撑开了。”

跟着男人的命令，嘉颜又把手指往中间挪了挪，再次用力扒开，虽然一个星期没人造访，但是那个火热的地方，还是淫糜的敞了开来，露出了里面更加红艳的内壁。

“真漂亮，不管做几次，还是那么的漂亮。”

观察了一会儿，程鸿业灼热的气息，急促地通过了这个缝隙，喷洒进了嘉颜的内部，一股痒痒的，悸动的感受，顿时就令嘉颜打了个战栗。

“就只是被看，已经要发抖了吗？那我再舔舔它呢。”

“啊。。。。。业。。。。。。”

说话之间，凑上了脸去的程鸿业，又用舌尖勾画了一下这个小巧的入口，使得嘉颜的身体，刹那间向后仰了一仰。

趁此机会，大力扒开了嘉颜的臀瓣，程鸿业猛地把舌头都伸了进去，对着阵子收缩的肠壁，就是一顿翻搅。

“啊啊啊。。。。。。业。。。。。业。。。。。。”

舔了上面，又舔了下面，还在里面转了个圈，那黏膜处传来的炽热感觉，滚烫滚烫的，又酥又麻，让刚刚僵直的嘉颜，随即又瘫软在了桌子上。

“一个星期没做了，是不是这里很渴望我进去啊？想要吗？”

舔弄了大约有好几分钟吧，玩弄得嘉颜禁不住阵阵打颤，前面高高竖起的硬挺，也在抽屉上留下了晶莹的液滴，程鸿业这才抬起头来，重新给那个密蕾上起了润滑剂。

咕啾～～咕啾～～

“让我想想，我应该怎么报复你呢？如果就这么插进去，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压着你最最喜欢的那一点不停地摩擦的话，最舒服的人岂不是你了，那我还报复什么？”

一根手指，两根手指，一边来回不停地用手指插弄着嘉颜的密蕾，程鸿业一边慢条斯理的赌着气。

“让我想想，有什么比较新鲜的花样可以玩，就象那些SM俱乐部里面的男孩那样，穿上性感的花边围兜，拿着黄瓜让客人凌辱个够，或者是扮成护士小姐，把听诊器塞进下面，听听肠壁的鼓动声，或者是扮成。。。。。。”

一只手摸着下巴，一只手玩弄着眼前的密蕾，程鸿业正自得意着呢，不曾想，从开始就顺从到现在，一直没发过声音的嘉颜，却突然侧过了头来。

“你去过SM俱乐部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没、没有，我们天天形影不离，我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？！”

“没有去过，你怎么知道里面的那些花样？！”

“没去过，不一定没听说过啊。呃，其实是我自己编的，我想象力丰富嘛，嘿嘿。”

其实嘉颜也知道程鸿业没有去过，程鸿业不是那种喜欢看对方痛苦的人，但是为了警告他不要太过分了，嘉颜是非常郑重其事的扳下了脸，严词厉色地质问了他。

这些年来，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程鸿业，有了唯一会让他怕的人，那个人就是令他刻骨铭心，还差点失去的爱人林颜。

当然了，生性温厚嘉颜，是不可能和他无理取闹的，除了业有出轨的迹象，或者是做了什么危险的事，这些年来，嘉颜几乎都不会运用他的威慑力。

看着程鸿业果然凛了一下，不敢再继续胡扯下去，憋着笑的嘉颜，这才回过了头去。

前些日子的那场误会，误会程鸿业又干了出轨的事，闹得天翻地覆的，虽然事情最后真相大白了，但是对于吃醋发飙的嘉颜，程鸿业的忌惮之心，还是可见一斑。

咕啾～～咕啾～～～

在那里又开发了一阵，下流的话不能说，伤害嘉颜的事不能做，看着嘉颜舒服得一阵阵的细喘，一双手也改扒到了桌子的边缘，完全处于享受之中，忍无可忍的程鸿业，憋气地哼了一声，终于站起身来，拉开了拉链，把自己一下子深深的插了进去。

“啊。。。。。嗯。。。。。。”

那巨大的前段，破开了紧窒的密蕾，一路之上，不但带来了强大的压迫感，同时也带来了似痛似痒的强烈感受。

“嘉颜，你里面真热。”

“嗯。。。。。好。。。。。。真舒服。。。。。。”

已经一个星期都没有做过了嘛，对于之前每天都会干上一回的两人来说，这久违的情事，显然都是无上的享受。

插了几下，可能还是觉得不消气吧，程鸿业转而又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“今天一定要让你插射，让你只能用后面解放。”

“好啊。。。。。。呃。。。。。。”

“而且要让你好好锻炼一下里面，让它学会自己蠕动。”

“唉？”自己蠕动？那是什么啊？

说话之间，程鸿业竟然整个把嘉颜抱了起来，就着相连的姿势，把他抱坐到了身上，摆出了一个双腿高高举起，仰躺在程鸿业身上，无法动弹的模样。

“业？”

“用你的里面收缩看看，在我报复完之前，这几天你都要努力锻炼。”

“唉？报复完之前？你要报复几天啊？”

“报复几天我说了算，反正不会比你那时候折腾我的日子长。”

昏，真是个超超会记恨的男人啊！

回头想想，嗯，也就是他了，程鸿业这辈子做事，那里曾吃亏过半点。

一想到这里，想到这个男人对他的千依百顺，对他的敬爱有嘉，一阵绵软，嘉颜也懒得跟他计较了，反而配合着他的要求，试着收紧下面，让两个人都感觉舒服。

“嗯。。。。。真是太棒了，嘉颜，嗯。。。。。。”

“呃。。。。。。”

身体不能动弹，下面含着程鸿业的巨根，感受着那个物体在体内跳动的节奏，嘉颜全身都好像燃烧起来一般。

下面一收一放，肠壁的阵阵蠕动，这种技巧，嘉颜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学会了，但是毕竟不是为了交合而配备的器官，随着欲望了急剧攀升，这小范围的动作，最终还是突破了嘉颜的忍受范畴。

“可以了吗？我忍不住了，还是你来吧，让我用后面解放吧。”

“喂，我可是忍了整整一个星期了，你以为我会那么快就结束吗？”

“你觉得不够的话，等会还可以再做一次的啊，谁叫你忍了一个星期啊？！今天你就是早中晚做三次都没问题。业。。。。。。我们来吧。”

才不管程鸿业的肚子里面在玩什么花样呢，和这个男人处了那么久，嘉颜到也学会了该坚持己见的时候，一定要坚持己见。

转了个身，让自己面对面的跨坐在程鸿业的身上，双腿放到了他老板椅的扶手上，嘉颜又用手勾住了程鸿业的脖子。

“来吧，让我看着你射，大不了我一会儿帮你下去买衬衫。”

说着，他还上下颠动了一下，这么强烈的刺激，顿时就让程鸿业无法自己起来，捧住了嘉颜的臀部，由下往上上的，就是一顿猛插。

“啊。。。。。。对。。。。。对。。。。。。就这样。。。。。。啊。。。。。。”

“真棒！看来我起码要报复你三天，不对，五天才够本！嗯，就这样吧，一天三次，连续干上五天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”

“好啊，嗯。。。。。如果这样你就能消气的话，那就干吧。。。。。”

“嘉颜。。。。。。”

“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”

插了十来分钟，程鸿业又让嘉颜躺到了桌子上面，仰面朝天的被插了很久，而后又把他搬到了厕所里面，面对着镜子站好，从后面插了一会儿。

“我不行了，业。。。。。。要射了，啊。。。。。。真的要射了。。。。。。”

“那你就射啊，对着镜子射，看看自己是怎么享受着被插入的快感，最后达到高潮的。”

“不要。。。。。。我、我快站不住了。。。。。。呃。。。。。。”

“站不住我撑着你，我来了啊，我们一起射。”

抓住了嘉颜的腰肢，程鸿业接着就是一轮猛攻，一下快似一下，一下紧似一下，每一下都从入口处一路插到了根部，插得前面的嘉颜，顿时抖成了一团。

“啊。。。。。。我要射了。。。。。真的要射了。。。。。。”

“那就射吧，呃。。。。。。”

“啊。。。。。”

在这一浪高似一浪的快感之下，到还是后面的程鸿业率先射了出来，滚烫的液体，鼓动着的阳物，刺激着异常敏锐的肠壁，顿时让嘉颜也立刻射了出来，射的对面的穿衣镜上斑斑点点，满是浊液。

“呼，太久没做了，这次好快啊。不过等到下午那次，就没那么容易放过你了。”

昏，这还叫好快啊。

一来实在是没力气和他辨白了，二来，也不是真的相信程鸿业会以惩罚之名，对他一天来个三次，毕竟他们两个，也已不在青春年少了嘛，哪里可能象青少年时代那样，一天做上个几次的。

那么这一次的程鸿业，到底有没有1、2、3，一天做个三次呢。

那当然是言必行，行必果的了。

这天继早上大战了四十五分钟以后，到了下午的时候，程鸿业竟然揣着润滑剂，亲自跑到了嘉颜的办公室，又大战了一个小时，而后晚上回到了床上，继续白天的大战。

“不要了。。。。。嗯。。。。。我不行了。。。。。不要了。。。。。”

“这是报复，由不得你不要，我们再来一次吧。”

晚上的大战可不比白天那么适可而止，真不知道程鸿业哪里来的旺盛精力，这天晚上，整整把嘉颜给折腾了大半夜，折腾得嘉颜，第二天是勉勉强强，才算直起了腰。

而后是第二天。。。。。。第三天。。。。。。

令嘉颜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，本以为只是玩笑一句的承诺，竟然在接下来的两天里，完全被程鸿业当作是了法宝。

“你说的，让我报复的，我可没有欺负你。”

这还叫没有欺负吗？

第二天是勉强直起了腰，第三天就可以说是半直着腰，到了第四天早上，不止是腰了，那个被集中开发的地方，又红又肿的，就连走路的时候，嘉颜都难以掩饰他那蹒跚的步伐了。

“真是个得寸进尺的家伙！今天他要是再要，绝对绝对要还以颜色！”

摸着自己腰，盯着桌上的内线电话，这天早上，嘉颜就是这么恨恨的赌咒发誓的。

可是说来也怪了，前几天一过了九点半，就会想起的传唤电话，今天一直到了十点钟都没有动静。

有些诧异的，也是想去探探消息的，嘉颜慢悠悠的挪出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
“总裁在里面吗？”

嘉颜是鸿升集团的财务副总，他的办公室就在总裁办公室的对面，是这幢大楼里面，唯一两间带有附属卫生间和休息室的办公室。

“不在，总裁刚才走出去了，我看他好像往茶水间去了。”

问了一下程鸿业的秘书，知道程鸿业并不在房里，托着腰，嘉颜又好奇地向着茶水间走去。

程鸿业和他的办公室里，都有自己的饮水机甚至是吧台，哪里需要去什么茶水间啊。

跑到茶水间门口一看，果然没有程鸿业的踪影。可是茶水间的旁边，就是安全梯，看着安全梯的门打开着，嘉颜又鬼使神差地往下一楼走去。

唉？果然是在这里啊！

才转过了一个弯，就见那个人高马大的家伙，正站在下一楼茶水间的门口，捻着一根烟，象模像样地在手心里轻敲着呢。

别人或许能被他的样子迷惑，但是知道他从来都不抽烟的嘉颜，只有种他故意在偷听着什么的感觉。

“我就说你猜错了吧，我们程大总裁怎么可能是在下面的那个。这两天林副总的样子你也看到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，明明林副总才是下面的那个。”

“可是，我上次明明有在楼梯口看到程总摇摇欲坠的样子啊，他就是这样这样一边扶着腰，一边叹气的。”

“那说不定程总真的是闪了腰呢，除了那一次，你还有哪次看到过程总扶着腰走啊？”

“这到是没有。。。。。但是，照你这么说，今天林副总难道不能是闪了腰吗？我看我们还是要看下一次，如果林副总这次好了，下次再这么走路，或者经常这么走路，才能证明他是下面的那个。”

。。。。。。。

正这么想着呢，随着距离的逐渐接近，茶水间里果然传来了一群年轻女子的声音。

昏，就说呢，无缘无故的，明明都说不怪他了，一会儿又要来个什么“报复”，原来报复是假，想要挽回这些东西是真的。

『我看我们还是要看下一次，如果林副总这次好了，下次再这么走路，或者经常这么走路，才能证明他是下面的那个。』

万一程鸿业要是听进了这些论点，过几天再给他来一次。。。。。。

发现这时的程鸿业也已发现到他的出现，正诧异的抬起头来，当机立断的，嘉颜马上就摆出了一副十分恼怒的样子，哼了一声，扭头就走。

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！

既然程鸿业平时都有这样教育他了，那就别怪他学以致用！

何况最最要紧的是，他现在的腰和那里都痛得要死，这一次啊，就算要“报复”，无论如何，也该轮到他来报复了！

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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